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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你的影子。这个发
现，是我猛然间领悟出来的。说
是领悟，当然有点夸张。但如果
不是你蹦出那句话，我可能会一
直把自己蒙蔽下去。

你肯定不是故意说给我听
的，那句话，你也不是刻意对我说
的。

这句话，你上下嘴皮就那么
翻动之下，鱼鳅似的滑溜了出来。

发生时间，就在刚才。
我正在干什么呢？忘记了，

只记得午后的阳光，撩开窗帘的
缝隙。斑驳的阳光，支离破碎地
透过玻璃，把正望着窗外的我的
目光，刺得隐隐地疼。刚刚忙完一
圈巡视的我，坐回办公室里，忙里
偷了一下闲，也让阳光给刺痛了。

你就这样值班的啊？你的声
音，响起在耳边的时候，着着实实
把我给吓了一大跳，心里砰砰砰
的，小心脏差点儿就蹦出来了。

我转过头来，看着你，我的脸
上火辣辣的。我没及时地开口回

应你的问话，仿佛做了一次贼，被
抓了一个正着似的。

把你吓了一跳吗？呵呵，开
个玩笑。小敬不在吗？我是来找
她的。你的笑声把我给唤回神
来。

小敬原本是我们四楼骨科的
护士，由于五楼分泌科这几天病
人增加，护士不够，就把小敬临时
调配到五楼。但小敬休息时，习
惯上还是在我们四楼的办公室。

我扫了一眼左右，这间小屋
子里，现在就我一个人，外间敞着
的值班台，也是空无一人。我推
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借机站起来，
说，小敬可能是去卫生间了吧？
我刚刚巡视回来，没有发现有人
在这里。

说完这番话，我就把目光像
胶水一样，粘在电子显示屏上。
电子显示屏上，只有血一样红色
的数字，显示着。此刻，正是十点
三十三分四十六秒。时间下面，
是黑色的屏幕，没有数字在这时

候出现。
我刚刚才去转了一圈回来，

现在没有什么事，所以发了一会
儿呆。我还是把这句话再说了一
遍，我认为有必要重复说这句话。

哦，我不负责四楼的。哪里
有不休息一下的呢？你的话，我
明显感到就是在敷衍我。

我接着你的话补充了一句，
昨天，你给我们全院的护士的专
题讲座里，还说到这个专业素养
的问题，就是专门针对这类事情
说的。

你可学习得认真！你又是呵
呵两声后，说。我听不到你的语
气里的表扬，反倒是好像有诘问
我明知故犯的意思在里面。我就
再次哑然了。

不敢说是讲座，医院派我出
去学习，给大家做的汇报。这些
理念和思想确实有价值，我也乐
意与大家分享。你说这些的时
候，脸上洋溢着一种笑容，那该是
一种什么样的笑容呢？我想了又

想，是一种叫成就的东西吧。
我用手捶了捶腰，轻轻地坐

了下来。
我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说，

感谢你给我们分享，也让我们在
学习中进步。

我还想说什么，一阵铃声响
起。我在铃声响起的第一秒，转
向电子屏，同时站起来。电子屏
显示，三十九床病人有需求。

我迈出值班室，疾步向十六
号病房走去。

我说话直，心里没有其他意
思。这时，我都一时忘记你的存
在了，你却对着我的背影，撂下这
句话。

当时，我只是接收了这句话，
并没有往心里去。我想着的是，
三十九床的老人，有什么事？

等我从十六号病房回来，在
值班台外，就看见里间的小屋里
坐着一个人，背对着我，正闲望向
窗外。从背影，我就已经知道，她
是小敬。

一缕阳光，正撩开一丝窗帘，
穿过玻璃，金色的光芒，辉映在小
敬发呆的脸上。

你就是这样值班的？我冲口
而出的话语，惊吓了两个人，小敬
和我。

我赶紧补了一句话，我说话
直，心里没有其他意思。

说完这句，我又打了一个冷
噤，我左右看了一眼，不见你的身
影，你早已离开。

这 句 话 ，在 这 一 刻 ，我 发
现，它太有魅力了，不，是被用
得太频繁了。是被我们，就是
我和你。

想想同事们对你的评价，想
想我和你一样，同事里也没有挚
友相交。我就是在这一刻，认识
到，我是你的影子。

幸好，我发现了你的影子，我
决定，把这样的影子扔掉，就是面
朝阳光。

迎接阳光，还来得及。幸好，
遇见你。真的。

初夏的夕阳一声不响，将余
晖投向栅栏，栅栏在地面的画
像，天真，甜美，柔光再抚向香
樟，香樟动情了，那束光化成了
金子，从一片樟叶跳到另一片樟
叶。这一次，它显然已当成艺术
在做了。

栅栏围着的那个院子，原是
地方法院，七个月前搬走了。一
说，要拆除重建，又说，换新主
人了，一直在等待。里面的树木
花草肯这样等吗？就这几个月，
毛毛藤淹没了小径，一枝黄花也
悄悄地站到门前台阶，原本不慌
不忙的牵牛花，也试着举起了红
的、紫的喇叭。那条流浪狗，以
为牵牛花在为它开放，摇着尾
巴，欢着蹄子，一会儿窜东，倏
忽又窜西。当然，小狗和牵牛花
不会知道,它们的这一刻已在开
启我的心扉，修复我的情绪。

这世界这样相互缠绵着，观
照着。

离开这里，我走进了对面的
凤岭公园，大小石块，随缘结伴
为路，任我盘桓于小山和松林。
这里常是我灵魂栖息的地方。
几天前的一场雷雨，刚刚给新开
的池塘灌满水，青蛙开心了，把它
做成了自己的乐池。蛙们从来就
没认为自己的嗓子与帕瓦罗蒂差
着水准，更没有想过他们那几段
旋律拿不出手。它们就这么没心
没肺，所以从来比你我快活。

走上霏雨亭鸟瞰，华灯已经
初放，南面人行道上，一位白发
苍苍的弓腰老人，踽踽而近。我
称呼老师的时候，他是我们那所
中学的教导主任。路灯将他的
身影画得大而无当，十分模糊。
每跨前一步，身影便修改一遍，
每走近一分，影子的墨色加浓一
分。不禁浮现出老主任当年的
重笔浓彩：一位神采飞扬的儒
者，声如洪钟，每每立于讲坛，
座下鸦雀无声，笑谈间，清泉汩

汩入心。
我唤他主任时，他没有回

答，挥手致意也没反应，只能目
送他渐行渐远。灯光，再次将他
越画越淡，又渐画渐轻。

人的一生，大致也像这样的
身影，来也朦胧，去也朦胧，应
珍视的，是勾画出精神的那几
笔。

2 路公交车停靠站口的时
候，我发现了初中同学老岳，黑
黑瘦瘦的那张脸，正好嵌在窗玻
璃框中。我们至少十年不见了，
想不到会这样相遇。

读初二时，班主任让我们坐
在前排同一张桌上。他有一个
趴着写字的习惯，一做作业，我
的左方领地就遭侵犯。我狠狠
地将他推到“三八线”外，不幸
撕碎了他的练习簿。不讲话只
行动的他，重拳出击，酿成我鼻
孔流血。我自知不是他对手，以
连声痛骂“黑狗，黑狗”，作阿Q
式抵抗。那是他最忌讳的绰号，
原本班上没几个人晓得，这下他
出拳更野蛮了。那次我吃了大
亏，但“黑狗”的绰号从此也在
学校里泛滥起来。

想不到工作时，我们又分进
同一个小县，我窝在乡村当老师，
他跑遍沟壑修水利。我们极少见
面。就是见了面，也是我问一句、
他答一句，即使我问到他最得意
的爱子，依然热络不起来。我忽
生满腔愧疚，想跑上前去补个道
歉，无奈汽车已经起动。

他几十年一直是水利局的
业务尖子和工作先进。

他还是那么黑，那么瘦，但
直到今天，还有人记得他是县里
的水利专家。

他和我，和老主任，和活泼
的牵牛花，乐观的岸柳，还有，
什么规矩都不在乎的毛毛藤和
坏事做了九稻箩的一枝黄花，生
活在同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颜妮加完班回到家，屋
子正乱，孩子哇哇地哭。她
心急火燎地丢下手里的东西
看去，娃娃在婴儿床里蹬着
小手小腿哭着，卫生间水声
哗哗，婆婆在里面。

果然婆婆正在洗衣裳，
看媳妇进来，笑着说，这娃又
尿裤子了，换了干净的，在闹
着要抱呢。

颜妮说，娃就是累人，您
歇歇吧，我来洗。

颜妮在一家公司负责财
务，工作很忙，老公是大学同
学，孩子今年刚两岁。两口
子都是”白骨精”（白领、骨
干和精英），老公经常出差，
有了小孩就把老人接来带。
家庭条件是颜妮这边优越，
父母都是高知。老公农村出
来，他爸早逝，婆婆一手带
大，吃了很多苦，农村妇女培
养出一个名牌大学的儿子，
委实不易。颜妮和老公谈恋
爱时就知道他的家庭情况，
两人还是情投意合组建了小
家。婚后，婆婆一起住，帮忙
买菜煮饭、卫生清洁，全职家
政。

颜妮把孩子哄停了哭，
看他抱奶瓶喝得吧嗒吧嗒，
心里踏实了。回转客厅，看
到先前扔地上的口袋绽出一
小摊黑粉，是自己一着急没
轻重，袋子摔破了。

婆婆洗完衣裳出来，看
地上脏污，说，哎，黑豆粉撒
了呀？我去拿拖布。

颜妮一听笑了，说，妈，
不是黑豆，是我刚买的面膜
粉，你看包装写着嘛，中药做
的，我脸上就爱长痘痘，休息
也不好，好黄，用这个敷敷看

好点不。
婆婆说，给我看也看不

懂，识字不到一箩筐。又心
疼地说，你是熬夜熬的，读恁
多书，管恁多事，哪能不累。
娃娃交给我，保你们放心！
颜妮心里热乎乎的，这样的
婆婆少有。又略有遗憾，啥
都好，就是文化太低了。她
恋爱时，自家妈叹息地说，以
后怎么带娃呢，我要不是隔
你太远、身体又不好，就来给
你带孩子。

颜妮说，没事，孩子三岁
就可以上幼儿园了，有老师
教。

但启蒙阶段很重要，你
刚会走路我就教你画画了。
母亲说。

人家也培养出了优秀儿
子，你女婿不就是这样带大
的？颜妮说。

哎，年代不一样了，不能
输在起跑线哦。我帮你急，
你倒还没事人似的。母亲有
点不悦。

颜妮打圆场，说，母亲大
人说得对，我会注意的。这
小插曲过了，颜妮和老公结
了婚。

这天的面膜被说成黑豆
粉，颜妮一笑过后，也有点想
法，孩子已经两岁了，会不会
受影响，少见识啊？她不免
对婆婆来了一句，妈，你当年
怎么不参加扫盲班？

婆婆一愣，说，也想啊，
可那时太累，一个人带娃，要
挣工分，太多事，就没有参
加。颜妮说，幸好您儿子厉
害，自学成才，佩服呀！这是
真心话，她说完就忙自个的
事去了，留下婆婆在那里，脸

上的尴尬，她没有看到。
地上 那 一 摊“ 黑 豆 粉 ”

被 反 复 拖 过 ，没 有 一 丁 点
痕 迹 。 婆 婆 清 洗 完 拖 布 ，
揉着佝偻的老腰去抱孙子
了 。 颜 妮 出 来 ，看 地 面 整
洁 如 新 ，说 ，妈 ，以 后 扫 地
不 用 人 工 ，上 次 买 的 机 器
人 性 能 不 错 ，把 您 解 放 出
来，没那么累！

不用，我习惯了，那玩意
儿扫不干净，里屋传来这么
个的回答。我哄娃睡觉了
啊，婆婆说。颜妮摇摇头，
哎，婆婆执拗，不接受新鲜事
物，也跟文化太低有关系，没
有十全十美的事啊。感叹一
声，她埋头做报表。面膜粉
也没时间敷了，明天不加班
再说吧。

第二天她回到小区比平
时早点，想起有两个快递，先
去拿。小区设立快递超市方
便多了，就在门口。包裹很
多，横七竖八堆着，门外太阳
正好，有几把椅子都满座。
经营超市的是个退休大妈，
喜欢说话，座上客都是婆婆
大娘，有共同语言。颜妮讨
厌张家长李家短，品头论足，
上了年纪的没文化碎嘴小市
民。

有个老阿姨抱着孩子背
对着她，旁边的人逗着，说，
你真会带娃，白白胖胖好可
爱，儿子媳妇肯定高兴。

呵呵，是啊！他俩一个
学校读书出来的，媳妇比儿
子还厉害，研究生毕业！人
也好看，对我挺好。声音很
自豪。有大妈羡慕地说，有
福气！我那个没法比！

哈哈，我得回家喽，娃娃

要喝奶了。那个声音说，你
们玩，我下回又来。

颜妮无语。她听出背后
赞美媳妇的“老市民”的声音
了，是自己的婆婆！有点不
欢喜她碎嘴，自己家事干嘛
要抖落在外，这也是没文化
的体现。但一刹那批评了自
己——你这么想，难道就很
有文化？！

老 人 怀 里 的 娃 转 过 身
来，看见颜妮，双手张开咿
呀，要妈抱。颜妮双手打开
来，笑眯眯地说，妈妈抱！

婆婆回头看见颜妮，神
色尴尬，她没事爱在这里说
说话，但也知道媳妇是不喜
欢的。

颜妮拿了包裹，说，妈，
今天太阳好，好好晒，我先把
娃抱回家洗澡，您歇歇，再摆
摆龙门阵吧。

婆婆说，不，你给娃娃洗
澡，我去做饭，今天做老家的
伙食，好吃呢！

她 们 一 边 争 执 一 边 离
开，娃娃咯咯笑。大妈们赞
道，真不像婆媳，跟母女一
样！

路 上 婆 婆 透 露 个 小 秘
密，说，媳妇呀，我其实也想
用那“机器人”呢，就是不识
字，不知道咋用。

颜妮说，没事妈妈，我回
家就教给你。以后啊，有空
闲就教你认字，我来当扫盲
班老师。

好啊！婆婆高兴地说，
对着手舞足蹈的小孙子说，
以后奶奶和你一起上课，用
心听你妈妈讲！

回去路上夕阳灿烂，映
照一家温暖的背影。

□游义平

有文化

我家门口过道的墙上，有一
面大镜子。

每天出门，妻子总会在门口
的大镜子前面蹁跹一番，前后上
下地审视，满意了，才给自己放
行。

那面镜子，前几年是妻子专
用。妻子模样还算漂亮，加上爱
打扮，每天在镜子前都是自信满
满。添了新衣裳，更是要在镜子
前转过几圈，然后自言自语：这
要是穿出去，还不把她们气疯？

“她们”是她学校里的老师，妻
子的穿戴总引领着那个单位的
时尚。

后来，女儿大了，镜子前突
然出现两个人。

这下，不大的画面里，原是
一人自我欣赏，现在成了两人比
美。一老一少，各有千秋。少有
朝气，形若花蕾，自然先天有优
势。成者练达，风韵十足，虽也
飘香，却是叶有秋黄。

两人比过一番，嘻嘻哈哈，
推开房门，砰一声把各自甩在路
上。她上她的学，她上她的班。

一转眼 10 年过去，镜子上
的水银斑驳了。不是大块大块
的脱落，是一种老化，没了原先
的晶亮。照镜子的时候，一些细
密的地方，看起来模模糊糊。

女儿请求把镜子换了，说这
镜子把她的模样都照残了。妻
子不同意，说还能用，干嘛去花
钱费事。女儿就有些不高兴，每
天在镜子前潦草地一照，简单地
拢拢头发，就提前撤离。倒是妻
子热情不减，依然沉浸在自我陶
醉之中。

经不住女儿嚷求，家里也不
缺这个钱，我就找人把旧的镜子

拆下来，换上了一面新的。
这天晚饭后，我正在客厅看

电视，忽听妻子在门口一声尖
叫。我跑过来，竟见妻子对着新
镜子大哭。

妻子说，我有白头发了，脸
上这皱纹，还有眼袋子？

原来那面水银剥落的破镜
子，很好地掩藏了这一切。

女儿的欢欣和妻子的失落
形成强大反差。我怪女儿青涩，
不懂事，让她顾忌妈妈的情绪。
女儿在新镜子前顾盼生辉，转身
双手一搭，做了一个古代女子

“喏”的调皮造型，说一声走了，
把落寞留了满满一屋子。妻子
抹一把泪，凄惨一笑。

妻子问，老马，我是不是老
了？

再有 3 年，你都该退休了。
我回答。

妻子在镜子前的模样很是
让人伤感，她像看一个陌生人一
样打量自己。一会儿用手捂捂
头发，一会儿又摸摸脸颊。在原
先那面镜子里，她魅力四射。在
她看来，不是那面破镜子欺骗了
她，而是对这面新镜子太陌生。
陌生到面对里面的自己也认不
清。

自从换了镜子，妻子对照镜子
再没有热情，精神也大不如从前。

我决定把镜子再换过来。
幸好，那面破镜子还没有扔掉。

在她们都不在家的时候，我
把新镜子卸下来，又把破镜子偷
偷装上。等着瞧，她们回来肯定
有一场好戏。

其实我知道，无论怎么折
腾，生活也还原不到原来的样子
了。

镜中人

□赵 艳

□原上秋

旁 观 □潘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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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宋当上科长后，忽然有一天发现自己
不会笑了。

他原来笑点很低，往往别人没笑，他先
笑了。第一次主持全科会，也没控制好，他
一笑，大家都笑了，会就开得稀里哗啦。会
后，秘书小朱提醒他，说你科长不该笑，一笑
就不严肃了，大家就拿着不当事，会议效果
就不好。宋科长觉得有道理，再开会就绷住
脸不笑。果然效果很好。

宋科长有事去跟局长汇报，局长举着茶
杯听，眼睛却瞄着杯中翩翩起舞的几根茶叶
芽。宋科长就没来由地笑了一声。局长把
头转向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看得他
脊背直冒凉气。出门后，小朱说你不该笑，
一笑就不严肃了。后来，宋科长再去汇报，
就憋住不笑，局长果然没再那样看他。

接待群众时，宋科长想表现得亲民些，
就无缘无故地笑了笑。局面一下子乱了套，
七嘴八舌乱吵吵，弄得他下不来台。这次没
用小朱说，他就明白问题出在哪儿。

宋科长决定彻底除掉这个毛病，他吩咐
小朱，只要他一有笑的征兆，就赶紧咳嗽一
声。这招很灵。小朱咳嗽了几次，他就能扼
制住笑了。之后，即便小朱不咳嗽，他也不
笑了。再后来，他就不会笑了，脸上的笑肌
仿佛被千万根弹簧紧拴着，绷成一种恒久不
变的表情。

这种变化赢得了上下一致的认可，给他
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领导认为他成熟
稳重，堪当大任，果然不久就走上了更重要
的岗位。

时光荏苒，在上升到事业的顶峰之后，
他走到了人生必然的一个节点，名字后边删
去了所有后缀，变成了干巴巴的老宋。这让
他很不适应。

开始还有一些宴请，去了他仍习惯性地
高踞主位，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以往总会
有人想方设法活跃气氛，把他融入其中，创
造一番其乐融融的用餐氛围。此时，除了开
头礼节性地问候他一下，大家就各自找了话
题谈笑风生，把他晾在一边，成了局外人，让
他如坐针毡。

后来他就不再参加这种场合。当然这
种场合也很少再有人通知他。他参加的只
剩下了同学、老乡和亲戚等私人聚会。即便
是这种聚会，他仍像是一粒油珠浮在水上，
格格不入。同学就讥讽他，人下架了，官架
子不倒哇。老乡堵他，没人求你办事，摆脸
子给谁看？亲戚呛他，还端着，不累吗？

于是，他干脆连这种场合也懒得参加
了。大多时候就关在家里，有时太闷了就出
去走走，在公园看会儿唱歌跳舞的，或在街
头看下棋的。人家本来玩得很嗨，见他在旁
边肃穆地站着，不由就唱走了调，走错了步
点，便不客气地撵他。他懂棋，本是好心好
意支招呢，人家抬头一瞅他，立马厉声呵斥：
充什么大尾巴鹰，你行，你来！他回家跟老
伴诉苦，老伴一点不同情，数叨道：谁愿意看
你这哭丧脸，你笑笑不行吗？

他也意识到问题根源所在，想笑，可是
无论怎么努力就是笑不出来。他在家对着
镜子试过多次，皮笑肉不笑，样子难看得自
己都看不下去。他去剧院看小品，听相声，
周围的人都笑，他却笑不出来。他觉得这是
病，悄悄去医院，看皮肤科，看五官科，都说
没毛病。他说了自己的苦恼，医生都笑，这
治不了。

春节前回老家，老爹见他板着脸，张口
就骂：欠你钱？回家讨债来了？他想笑，笑
不出来。老爹不再理他，伏身去拜灶王爷，
屁股撅着虔诚祷告。忽然胯间一声爆响，这
个响屁来得太不是时候。老宋忽然笑了，笑
得很响，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他爹站起身拍拍屁股，骂道，兔崽子，这
不是会笑么？

老宋感觉原来脸上拴紧着的千万根弹
簧忽然崩断，肌肉一下子松开了。他又变成
了从前那个爱笑的小宋。

老宋回来遇见原来的秘书小朱，当然小
朱已经不再是小朱，早就成了什么长，不过
在他眼里还是小朱。他见小朱的脸板结得像
块死猪肉，不由就想起自己从前的模样，觉得
这副模样的确既难看又难受。他上前刮了刮
小朱的脸，说：笑一个。小朱咧了咧嘴，笑得
比哭还难看。他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
小朱莫名其妙地瞪他两眼，兀自走了。

老宋仍在后边笑个不停。

笑不出来
□寇建斌

我是你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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